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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罗阳的妈妈！好妈妈！
您用温软的手轻轻握着我冰凉的手，沈

阳这时的室外气温已是-20℃啊！但瞬间，我
的心就被焐热了。

我是沿着罗阳回家的路寻觅到您的，一
路上我仿佛看见您的儿子，我们民族的英
雄——罗阳魁梧的身影。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当那架性能良好的
国产歼—15 舰载机在“辽宁舰”航母的甲板
上完美立足，中国的航空史从此写下辉煌的
篇章。

您的儿子罗阳——中国航空工业沈飞
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就是此次行动的现场
总指挥！

就在那个辉煌的瞬间，有谁知道一位母
亲的心。

您的心，一直紧揪着，关注着那成败的
瞬间。

妈妈是儿子的大地！儿子是妈妈的天空！
妈妈您一直仰望着天空。
您希望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这样，儿子

和他的战友们研制的飞机就能更加顺利地
着舰了。

我在自己曾经拍摄过的一部电影中借
主人公的话说：“要是好多好多人都希望成
功的事，就一定能成功！”

这一天果然万里无云，我们的歼—15舰
载机从遥远的天边呼啸而来。所有现场的人
们都像被鼓风机吹起来般，心脏满满地鼓胀
着，仿佛一敲都会如战鼓般咚咚响。

妈妈！我们的舰载机飞过来了！它胜利
地开怀大笑，我们成功了！

这正是“好多好多人都希望成功的事”啊！
罗妈妈您当时端坐在家中的电视机旁，

笑得脸上都开了花。
您回忆起儿子的小时候，是那样的与众

不同，玩，都要玩出智慧。比如不可以转弯的
滑轮，儿子罗阳却琢磨着研究出“方向盘”，
让它可以随意转动；后来在爸爸罗哥的指导
下，开始自己安装收音机……

罗妈妈您又笑了。您继续在屏幕上寻
找——

不知为什么，您心里无缘无故地产生了
某种不安。

不会的！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是的。这一天是公元2012年11月24日，

中国记住了这一天！世界记住了这一天！伟
大的中华民族成功走向了海洋复兴之路！

但是就在这一天，您的儿子倒下了。
罗阳！他魁梧，他伟岸，他笑声朗朗，他

身姿矫健，他精力旺盛，和他的战友和同事
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用5年时间
研制了比企业过去50年还多的新机型。就在
临终前不久，他还带领企业员工在 4 天内实
现了两个型号的新机完美升空。紧接着，他
去珠海参加航展，又匆匆赶往大连“辽宁

舰”，为命名为“飞鲨”的歼—15 舰载机保驾
护航……

一个这样精力超群的人，怎么会突然倒
下呢？

从 2012年 11月 18日到 11月 25日，罗阳
在“辽宁舰”航母上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 8
天。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高度浓缩的8天！

这 8 天的每个夜晚，“辽宁舰”航母第三
层07号房间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很晚，执勤
的哨兵知道，这是歼15—舰载机总指挥罗阳
的房间。哨兵轻手轻脚地走过罗总门口，生
怕打扰了他的工作。

清晨，海平线上刚刚露开一丝淡红色缝
隙，罗阳就起床了。他和大家一起过着军事化
生活，并尽快熟悉了解舰上的各种情况，全神
贯注地投入海试任务。在海训间隔时，又找设
计测试人员一起研究舰上试飞后的结果……
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操碎了心！

2012 年 11 月 24 号，那个万众欢腾的时
刻，那个让人屏住呼吸热泪盈眶的时刻，有
谁知道罗阳的心脏剧烈地疼痛起来。但强烈
的责任感使他很近距离地面对呼啸而来的
歼—15，就像面对自己即将诞生的孩子。他要
记录舰载机着舰的每个瞬间，以便将来更好
地改进，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迎接另一个灿
烂的新生命诞生！而那轰隆隆的巨响，竟然
迷惑了他对自己心脏的准确判断。

有谁知道罗阳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是
怎样度过的？

妈妈知道！
妈妈的预感总是不会没有缘由的。
这是沈阳一条普通的小街，院子里住着

的都是军队的离退休干部，多年来他们常常
看见那个戴眼镜的大个子中年男人，走进这
院子，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总后勤部沈阳
干休所”。

院里的人们知道他叫罗阳，是一单元五
层吴传英的儿子。

罗阳的父亲叫罗哥，是一位标准的军
人，但英年早逝。

“老罗去世的那3年，我都不知道怎么活
下去。”罗阳的妈妈始终没松开握着我的手。
她没有眼泪，她的泪早流干了。而我的心，却
被泪蛰得很疼。

当时，罗阳对妈妈说：“妈妈呀！还有我
呢。”

从此只要有一点点闲暇，罗阳就会抽空
来看妈妈，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但他总要牵
着妈妈的手到楼下散散步。邻居们羡慕地

说：“吴姨有个多么孝顺的儿子啊！”
每次离别时，罗阳在楼下都要抬头仰望

住在五楼的妈妈。
每次离别时妈妈都要趴在五楼的窗口

向儿子挥手。
住在这个干休所的人们全都记住了母

子俩的这个经典姿势。
万万想不到的是，当胜利的捷报传来的

同时，母子俩已经是阴阳两世。
就在那个举国欢庆的夜晚，妈妈知道：

儿子累了。
罗妈妈一个晚上都没睡踏实，总是在半

梦半醒之中。这位上世纪50年代参军的老战
士，自从把儿子交给了祖国，就一直等待着
他凯旋的消息。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她更
懂得儿子从事的工作是国家机密，她从不过
问儿子生活以外的任何事情。

儿子是妈妈的天空！
看见儿子飞得那么高，那么好，妈妈多

么放心！
但是这个夜晚，罗妈妈睡不着了。
她开灯，起床。摸摸索索从抽屉里找到

了儿子罗阳的出生证，又找出两张“三好学
生”证书，这是罗阳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大学
时，学校邮给家长的。

妈妈顺着儿子成长的轨迹，渐渐进入梦
乡……

2012年 11月 25号。一大早起床，罗妈妈
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她几次拿起电话，想和
儿子说点什么，但军人的职业习惯，使她又
放下了话筒。她知道，如此重大的任务刚刚
结束，不可以随便打搅他。

上午，罗妈妈忍不住给儿媳妇王希利打
电话。

奇怪啊！希利不在家，是不认识的人接
的电话，说是来修暖气的（其实是单位派来
布置灵柩的人）。

妈妈立即有了不祥的预感。她有点慌张
地给女儿罗明打电话，罗明没接电话。（其实
罗阳的姐姐罗明已经和希利在护送罗阳回
家的灵车上，已经悲痛到麻木。）

妈妈知道，她的天要塌了！
但是她决不相信有这样的结局。她把家

中好吃的东西准备好，把一盆漂亮的蝴蝶兰
放在儿子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门厅左侧。她
知道，爱好摄影的儿子罗阳，曾经拍摄过的
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蝴蝶兰的特写。

妈妈是儿子的大地，是儿子返航的港
湾，她要在这里迎接儿子胜利归来！

罗妈妈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儿子已
经回家了。

当天晚上 9 点，罗阳的灵车从大连赶回
沈阳，沈飞集团千百个员工来高速路收费站
的路口迎接他。

“先让罗总回家看妈妈！”这是亲人们的
愿望，是全体沈飞人的愿望，是所有善良的
人们的愿望！

罗阳回家了！灵车围绕着那条熟悉的小
街，相信他看见妈妈为他摆放的蝴蝶兰了！
相信他看见妈妈在楼上向他挥手！

这一夜，千百个沈飞人开着自己的车来
到试机跑道，一齐打开汽车大灯，照亮罗阳
回家的路！

这一夜，妈妈睡得很香。
2012 年 11 月 26 日早上，中央电视台播

送了一条举国震惊的消息：中航工业沈阳飞
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J15舰
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在大连执行舰载
机着舰任务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
猝死，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英年51岁。

我的天啊！
罗妈妈！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叫您一声

“好妈妈！”也请允许我，一个有着30多年军龄
的战友，向您致以军人的崇高敬礼！当您握住
我的手，我的心碎了。而您，却是那样坚强，我
看到了一位共和国老兵的意志和风采。

“谢谢您！培养了一个好儿子。”我忍着
眼泪。

“不，他是国家培养的。”您这样说。
好妈妈！您的儿子罗阳，他的生命是一

道闪电，照亮这世界的某个瞬间。这瞬间将
永远定格并载入辉煌的历史！

我知道，儿子是您的天空！否则，您就不
会连自己的结婚证都没保留住，却把儿子罗
阳的出生证仔细地保留到现在。您无比珍惜
地把出生证递到我手上，我看到那上面清晰
地记载着罗阳的诞生日期：1961年6月29日
下午 3 时 16 分。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编
号：30070。

让人震惊的巧合是：罗阳出生的那
年，恰好沈飞 601 所成立。罗阳大学毕业，
就分配到601所工作了20年。之后他调到沈
飞集团工作，而沈飞集团又恰好成立于6月
29号。

罗阳啊！你是为沈飞而生，为沈飞而死！
更让我触目惊心的，是在出生证书右下

角，那个罗阳诞生于人世间的第一个脚印。
那小小的稚嫩的脚印，在我热泪盈眶的视

野中一点点放大，无限放大，直至整个天空！
天空中有好多好多架罗阳们研制的战机

在飞翔！因得它们，才有我们国土的安宁啊！
谢谢您！罗妈妈！
只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才能使一只

这样稚嫩的小脚丫，蹒跚地走着走着，走上
正道，走着走着飞上天空！

故乡虽不属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
区，但也有好几条河道纵横交错着从村
中流过。有的河道较宽，连通着外面的大
河；有的河道则较窄，几乎就是小水沟，
河岸两边长满灌木、荻草，这样的小河
里，既不能行船，也不能洗澡。但这不怎
么流动的小河里，鱼虾却多，小时候，我
们在此扒虾的情景，至今难忘。

扒虾都是在冬季下雾的早晨进行，
所扒的是一种小草虾，大约只有一寸长、
米粒粗细。扒虾的工具是一个像畚斗样
的扒口，用细密的麻布或塑料网缝制在
一个弯曲如畚斗口的木框上，上面固定
一长柄。手握长柄，将扒口伸入水中，然
后用力按住扒口，从水底向上拉，鱼虾就会进入麻布或
塑料网做的“口袋”内而被扒上来，再倒入淘箩内。

为什么要在有雾的冬天早晨扒虾，至今我都不甚清
楚，好像是有雾的冬天，气温相对高些，虾们都聚集到了
水边，能多扒到虾。扒虾也有技巧，将扒口放入水中向上
拉时，按劲既不能大，也不能小，过大，会将水底的泥沙
扒进扒口中，过小，扒口压不到水底，浮在半中间，虾会
从扒口与河底的间隙中溜掉。所以，扒虾时手上既要有
一定的压劲，又要有一定的悬劲，还要注意轻放快提，放
重了，会吓跑虾们，提慢了，入了扒口的虾也会逃走。

扒虾的有老人、妇女和孩子。冬天有雾的早晨，一条
小河边会有四五个扒虾的人。大家都被雾包裹着，谁也
看不见谁，但却听得见轻轻地向水中放扒口的“扑通”声
和向上提扒口的“哗啦”的水声。也有不小心滑落到水里
弄湿了鞋子、衣服而早早回家的；也有一直扒到雾气散
尽太阳出来的。有时运气好，能扒半淘箩，也有时只能扒
到一点点。

小草虾扒回去后，倒在筛子里，将杂物草屑拣尽，然
后放在锅中炒一炒，火不能大，只要虾红了就行。然后再
将炒红的虾拿出来摊在筛子里放在太阳下晒。晒干了，
用塑料袋装起来，作为做菜的材料。烧豆腐、炒白菜、焖
蛋，等等，都可以放一把小虾在里面，味道香极了。扒一
冬天的虾，足可以吃一年。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非常珍贵
的美味佳肴了。也有的扒了虾舍不得自己吃，拿到街上
去卖的。不管价钱贵贱，总可以卖到几个钱贴补家用，甚
至可以为孩子过年做上一件新衣服。

我在我们那个村里可以说是扒虾的能手。不但会扒
虾，我还会制作扒虾的扒口。村里几个小伙伴的扒口都是我
帮他们制作的。后来我发现，帮他们做的扒口越多，扒虾的
竞争对手就越多，这对我多扒虾大为不利，所以我就不再帮
他们做了。为此，几个小伙伴好长时间都不理我呢。

有一天，雾气很大，天刚蒙蒙亮时，我和弟弟就起床
了，我扛着扒口、弟弟拎着淘箩，我们一起来到一条小河
边。天气很冷，虽然穿着棉衣棉裤，戴着帽子和手套，还
是有点冻得抖抖的。我们找好位置，顺着河边，由南向
北，一下一下地扒起虾来。因为扒虾的动作幅度大，又消
耗体力，我不一会儿就有点暖起来，额头上甚至冒出了
汗，帽子也摘了下来。弟弟却冷，他拎着淘箩跟在我的后
面倒虾，手套不好戴，我每扒一扒口上来，不管有虾无
虾，虾多虾少，他都要用手翻动扒口的网兜，把虾拣到淘
箩里来，手就冻得像红萝卜。弟弟想跟我换，让他扒，让
我拣。可他扒了两下，扒不动，方法也没有掌握，只好作
罢。我就叫他戴上手套，不要他拣，只要帮我拎淘箩。我
自己扒，自己拣，这样虽然慢些，可毕竟免去年幼弟弟的
挨冻。

我们弟兄俩就这样在浓雾笼罩的河边扒虾，雾气如
牛乳一样飘浮在河面，一会儿稀薄透明，一会儿浓郁稠
密，时而洁白如玉，时而灰淡若无，时而从水面上升起，
时而又从天而降，变幻莫测，飘忽不定。人置身其中，也
变成了雾人，头发、眉毛都变成了白色，身上也像长满了
一层白毛。

太阳渐渐升高，气温渐渐变暖，雾气渐渐散去，当我
们扛着扒口拎着半淘箩虾离开河边，走回家去的时候，
我们的一颗心就像淘箩里蹦跳的小虾，那种欢快与喜悦
是旁人所无法想象和体会的。当我人到中年以后，我仍
难以忘怀少年时代的这段扒虾的经历。那一片如牛乳样
的雾气仍然在我的生命中飘浮，如一幅画，如一首诗，如
一支歌。

儿子是妈妈的天空
——写给英雄罗阳的妈妈 □烈 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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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点钟
萨特说下午三点是一天中很奇怪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开始做一件事总是觉得
太早或太晚

在这个又痛又痒的向西的房间

在三点钟
在我的三点钟
在我不能与你分享的三点钟

我要不要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
把思想的体温降下来？

时 尚
最近
我穿得有些单调
证明我要反省自己
才把色彩给了外界

时尚和朝生暮死位于同一纬度
只要年轻
什么时代都是高兴

古希腊的法官不许应酬
都在做数学题

后来
又有人急于钻进笼子
只因上面
有人民的签名

再后来
有的人忧郁
忧郁就是一个人
有欲望的对象
却失去了欲望本身

直到有一天
你我各自挤在椅子上
没有下巴的笑着

大 家
从前
我的祖国
总是一声不出地蹲在夜色中
静默得像一块石头
等候着开花

自从明白了
物质世界的问题
要由物质来解决
我的祖国就不再为旧悲伤
浪费新眼泪

于是它一天天强大
令人瞠目

真正的大家
他的作用是贡献不为人知的标准

我的祖国
现在是个大家

余干。古称干越之地，滨处鄱湖，擅水
乡明珠之誉。唐诗人刘长卿有《登余干古
县城》之佳作传诵千古，山川钟秀，人文是
蔚。建县近二千四百年，代有名人，薪火相
继。秦汉交替之际，余干人吴芮率百越之
长，景从义举，高祖定鼎，吴芮受长沙王之
封，稽之史册为赣省第一人杰也；至宋有
赵汝愚，状元出仕、官至宰辅，刚正立朝，
为宗室柱石，后追封福王。至当世有吴官
正，出生农家寒门，耕读自励、登杏坛于清
华。为学则优，为官则正、则廉、则勤。改革
肇始，官于武汉，居专城之职，三镇开放占
风气之先，“汉水横冲”，帆送东风，争踞上
游，屡有建树，遗爱棠荫。旋即移官江西，
主政乡梓，献赤子之心，兴利除弊、富民强
赣，兢兢业业不敢稍有倦怠。后建双旌于
历下，治礼仪之邦，润物无声，教化日隆，
贵民重如泰山。爱民者民亦爱之，亲民者

民亦亲之，试玉三日，不负七年之期，由是
“瓯卜”得选，执掌乌台，纠察百官，整肃吏
治。正道直行，惟纲纪之所依皈，护党纪国
法以安社稷。至善知止，虚位让贤。退休
后，吴氏家人难辞乡党故旧恳恳之请，修
葺旧居，依老屋之侧小筑二楹，对庭前空
地稍事拓展。傍屋种柳，沿垣植竹，凿池育
莲，建亭其上。规制简约，则颇寓深意，名
旧居为“枝叶园”。君侯情钟柳竹，其著述
中即有《柳与竹之随想》一文。格物致知。

柳性简易，只求一锸之土，一盎之水，落地
生根，入土成荫。左公柳引东风度玉门而
荫漠北；陶渊明居柳荫养淡泊之志；竹则
劲节虚衷，吴公为政常吟诵板桥“一枝一
叶总关情”诗句。听萧萧之声思民间疾苦，
遂尽瘁于民事，竭公仆之所能。方塘之中，
田田荷叶，擎雨之珠，晶莹玉润，彰濂溪之
高洁。园庭之中一枝一叶，可歌、可咏、可
风。名其庐曰“枝叶园”，不亦宜乎!待公归
里，居停游憩于庭除之中，与乡邻父老，童
稚之交，忧乐与共，同话桑麻，其志趣高
远、旷达，孰可代乎!县城之东二十里有乌
泥镇者，即“枝叶园”在焉。

愚有幸一游，观瞻仰止，不可无记。至
于廊柱联语缀玉，堂奥义礼则非愚可妄议
也。信笔涂鸦，非敢有沾于贞珉，其所冀在
砖玉之引，俟后来者之高明，江右布衣志
之。时在壬辰，冬月。

枝叶园记
□江右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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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天荒的准点。
我们乘的是下午 5 点 20 分的飞机，到江城机场才

晚上6点。
明天是外公90岁生日，表弟早就和我约好今天一

起回江城为老人祝寿。
表弟现在是一个重要部门的副司长，每次出差，对

各地接待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他跟我说好这次回家
千万不要惊动当地。

其实我还蛮希望陪着表弟享受一下那种排场的，
尽管不是冲我，但旅途有接有送，到站管吃管住，何乐
不为？

走下舷梯，机场上空空荡荡。我感觉到表弟脸上有
一闪而过的失落。

我们各自拉着随身行李箱走向机场大厅。
“江司长您好，孙书记让我来接您的。”出口处，一

位干练的小伙子在喊我表弟。我估计孙书记一定就是
县委书记孙育才。

小伙子一边抢着接过表弟拖着的行李箱，一边说：
“我是县委办公室秘书小张，我们领导马上到。”

“张秘书，谢谢你！”我表弟对接过行李的年轻人表
示着客气。同时，望了我一眼，显得十分无奈。似乎在
说：你看，说好不让地方知道这次行程的，他们还是打
听到了，而且是父母官孙书记亲自来接机了。

两辆奥迪就停在出口处，看到我们出来，前面车上
下来一位40岁不到的领导模样的男人，他快步过来迎
接我们。

“这是我们县委办公室汪科长。”小张在一边抢着
介绍。

原来不是孙书记。
来人一边打开车后门，一边对表弟说：“江司长，孙

书记在文景饭店等您。”
“哎呀，辛苦你们了。”表弟说。
“江司长来江城是我们地方的大事，孙书记指示我

们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汪科长说。
表弟与我对望了一下，看来我们只好客随主便了。

“江司长，这次给您安排住在文景饭店了，孙书记
晚上陪您一起用餐，然后送你们回家看望家人。”上车
坐定，汪科长在副驾驶座上侧着身子朝后排的表弟说。

“哦，好吧。”表弟似乎有点无奈地回应了一声。
我是知道文景饭店的，计划经济时代，文景饭店作

为接待领导的重要场所并不对外营业。改革开放以后，
文景饭店按照五星级标准进行了改造，开始对外营业，
但最里面的几栋小楼还是作为县委县政府的接待场
所，用于接待重要客人和领导。

半小时后，奥迪车随着车流来到了文景饭店。
车刚停稳，从大堂迎出来两位大约40多岁的男士。

“江司长，辛苦了！”走在前面的那位气质儒雅的领
导向表弟热情地伸出了双手。我一阵感慨：毕竟同是官
场中人，表弟与孙书记竟是如此熟稔。

表弟连忙迎上：“你好，王主任。”
主任？我又一次判断失误，看来官场上察颜观色的

辨别能力我是欠点火候。经过介绍，我才知道迎接我们
的是县委接待办王晓贤主任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进。

一阵寒暄，王主任、胡部长、汪科长以及秘书小张
等一群人簇拥着我们进入酒店大堂。

进入大堂，里面很是富丽堂皇，我顿感家乡的变
化。

大堂往里就是一个回廊，转过回廊是一栋中式风
格的小楼，雕梁画栋，进入里面是一个雅间，按照明式
风格装修，几张明式的桌椅错落有致，旁边竖着几架木
雕屏风。

屏风后有两位领导模样的中年人正坐着喝茶，边
上紫檀木条几上的大屏幕电视正放着央视一套的娱乐
节目。

看到我们进来，两位正在喝茶的领导连忙站起来
迎了上来。“江司长，我们领导正等您呢。”王主任说。

其中站在前面的高个子领导大概有一米八的样子，
我暗想这就是孙书记了，孙书记可真是一表人才。“这是
我们县委秘书长。”王主任侧身引导着说。

又错了，原来这还不是孙书记。
我脑子里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真的孤陋寡

闻，这县市一级何时也有秘书长这样的职位？
秘书长和表弟似乎也是第一次见面，他从一个精

致的的卡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表弟。
“幸会幸会。”表弟连声的客气。
大家分宾主围着一张明式的圆几坐下，我的位置

正对着门厅，我移了移椅子，很重，估计是红木的，上面
铺着金黄色的缎垫，厚实、软和。

又一阵寒暄。
高个子秘书长说：“孙书记的会议刚好结束，马上

过来陪江司长用餐。”
“不急不急！”表弟已经完全是一副既来之则安之

的泰然表情。
服务员上来沏茶，洁白的瓷杯，茶水清绿，喝了一

口，稍苦回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我知道这是本地熊
山的绿茶。熊山不大，但上面有一片茶园，文景饭店的
茶叶都是熊山专供的。

一边品茶一边寻思，想表弟在京城里前几年上下
班还是骑单车的，而一个县委书记竟然有这么大的排
场，京官与县官各有千秋啊……

这时，王主任匆忙站起快步向楼梯走去，我估计这
次孙书记该到了。

果不其然，楼梯上匆匆走下几个人，很快来到我们
桌前。表弟和桌旁的其他领导连忙站起。

前面那位年纪稍大的矮个男人，一把抓住表弟的
手：“江司长难得回来一次，我正好有个会议，让您久等了。”

我顿醒，孙书记终于出场了。
这时，只听得表弟接话：“姚书记，看你们这些父母

官这么辛苦，是我们家乡人民的福气啊！”
“啊，姚书记？”我不由得啊了一声。
旁边的胡部长看出我的疑惑，忙附耳说：“这是县

委副书记姚子民。”
哦，原来还不是孙书记！
仍是一阵寒暄。
正寒暄着，楼梯侧旁的电梯门开了，姚副书记和秘

书长等几个人突然站起，向电梯口快步奔去。大家都不
由得一惊，禁不住地一齐站了起来……

这时，屏风后的电视上传来播音员的声音：中共中
央政治局 12月 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
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驾 到
□李建新


